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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书 艺文志〉考释》）。“大贾”就一定要与“不学无

客问：近日随意翻阅书刊，读到一本讲“中国历史上的

大阴谋”的书，赫然把吕不韦列名第一。书中说吕氏“不计

安危地孤注一掷，终究做成了一笔大买卖，而且改变了秦国

君主的血统，算得上是一个第一流的阴谋家”。把“阴谋家”

冠之以“第一流”，真正是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了。又读到

另一本关于中国历代奸臣的合传，也将吕不韦列于中国历

代奸臣之首，书中说“吕不韦是我国战国末期有名的政治投

机家”。请问吕不韦先生，如果您地下有知，读到对您这位

两千年前的“古人”如此鞭笞的言词，有何感言呢？

答问：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？一个人的言和行一

旦昭之于世，就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。尤其是人事代谢，成

为历史以后，后人的评说更是无法掩饰和阻挡的。漠然处

之也好，感慨系之也好，历史总是历史。评说纵有种种，到

头来总归会有一个较为公允客观的说法吧！

你所列的两说，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新东西，正是历史上

某些泼向我的污词的简单重复而已。早在一千年前，就有

人说我吕不韦“以位易宗，其为人不足论者”（梅鷟：《南雍

志 经籍考》）。所谓“不足论”，就是一棍子打死了，什么也

不是；有人斥我为“不韦小人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杂家

类”），“小人”相对于“君子”而言，无怪乎人们编纂子书时总

将我吕不韦摈斥在外；有人斥责我为“不学无术之大贾”（梁

启超：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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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”连在一起吗？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当然，在一片骂声中，也有一些人为我吕不韦说好话

的。如司马迁无论对我吕不韦其人，还是对《吕氏春秋》其

书，都有相当具体的评价。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为文化名人

单独作传的，除孔夫子外，不多了，而我吕不韦算占一席。

司马迁在《吕不韦列传》中尊我吕不韦为“吕子”，称之为“孔

子之所谓闻者”。细究文意，并无贬意。郭志坤在《秦始皇

大传》中评我吕不韦是“颇有政治远见的大商人”，则是较符

合实际的。可见，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，骂是骂不倒的，

是非曲直到头来自有公论。

洪家义在《吕不韦评传》中将我写得颇为凄凉：“他是历

史的弃儿。他被秦始皇逼死，而且为后世所唾骂，就连他主

编的《吕氏春秋》也遭到蔑视。他真正是一个悲喜剧人物。”

悲剧人物也罢，喜剧人物也罢，两者原本没有截然的界

限。要把问题说清楚，看来还得从我吕不韦的身世、出生的

时代背景及弃商从政诸端说起。

客问：凡研究历史人物，起码总得弄清楚最基本的东

西，如“某人，何年何月生，何地人也”。然后才可对其人其

事进行讨论。但是，吕不韦生于何年何月呢？史无明文记

载。一些学者也是作大略的猜度，或由事及人的推算。先

生，在您的出生年月及时代背景问题上，有何见解呢？

答问：我的出生年月，由于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，因此

后人就有种种推测，可以说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和公认的

结论。洪家义的《吕不韦评传》认为：与吕不韦日常生活和

政治生命关系最密切的，当推秦王政了，因此，吕不韦的生

年可依据秦王政的生年进行推算。秦王政生于公元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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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赵惠文王以弟赵胜为相，封于东武

年，即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既然有这一

二十五岁，那么，吕不韦当生于公元前

“确定无疑”，那么可以此推算：假若秦王政出生时吕不韦为

年，死时则为五

在

十岁。这个推断虽说不上很精确，但可以说是相差不多了。

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的古代，对时间的计算本来就

是很粗略的。古代人留下确切生卒年月的也不多。问题倒

在于，弄清一个人的生年，对于研究这个人物却是很重要

的。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和发展的，为此，得先

要弄清楚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这一环境对人的影

响。对我吕不韦的研究也不例外。

我吕不韦身处战国末期，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。经

过春秋战国四百多年的战乱，人心思定，统一大势初露端

倪，鹿死谁手的谜底也行将揭开。思想家孟轲在面对齐襄

王有关质疑时，以肯定的口吻道出了“天下将定于一”的先

见。恰在此时，战国主要国家的文化生活空前活跃，各类人

才辈出，形成了轰轰烈烈、蔚为大观的“百家争鸣”的壮丽景

象，与这一景象相呼应的是养士现象的普及，而争鸣和养士

的主题仍是“统一”二字。

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战国“四公子”，大致与我吕不韦同

时代。公元前

年，魏安釐王封弟魏

城，为平原君。田文袭父爵被封于薛，为孟尝君。公元前

年，被齐湣王任为相。公元前

年，楚考烈王即位后，以黄歇为无忌为信陵君。公元前

令尹，并封淮北地十二县，后改封于吴，为春申君。战国“四

公子”皆好客，各有门客数千人，并且年少气盛，积极参与了

元前

当时的政治斗争，使种种角逐染上了浓浓的智力色彩。公

年，秦国王陵将军攻赵都邯郸，受到赵国的激烈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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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一直打到公元前

抗，平原君赴楚、魏求援。毛遂自荐同往，说服楚王出兵，遣

春申君救赵。同时，魏也准备遣晋鄙救赵。秦以虚言恫吓，

魏安釐王惧，使晋鄙留邺，按兵不动，又遣新垣衍说赵王，让

其尊秦为帝，乞求罢兵。齐人鲁仲连在邯郸驳倒新垣衍之

说。魏信陵君用侯嬴计，窃得兵符，使力士朱亥杀晋鄙，夺

其军。在各方合力下，终于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。在这场

战争中，四公子中的三公子插足其间，演出了一场亦勇亦智

的活剧。这场战争从公元前

年。这对于“贾于邯郸”的我来说，是近在咫尺的事，不能不

产生震撼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得好：“当是时，魏有信陵

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齐有孟尝君，皆下士喜宾客以

相倾。吕不韦以秦之强，羞不如，亦招致士，厚遇之，至食客

三千人。”（《吕不韦列传》）应该补充说的是：战国“四公子”

的为人之气度、政治之远见、待客之真诚所产生的影响，早

在司马迁所说的“当是时”之前，即早在我还未到秦国之前，

就已深深地烙在我心里。

邯郸之战使我看到了一种力量：一旦智力和文化融入

了军事之中，那么，就足以移山填海，足以改变力量的对比。

在当时，赵、魏等国已非秦之对手，可是，战国诸公子的介入

使战事变成了不只是力的争斗，同时也是文化的竞争，最终

使秦军折服。这使我看出统一大势，并形成了一种观念，如

欲助秦完成帝业，不可一味力征，还应重于智取。

稷下

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，几乎与我同时，涌现了大批

的将才和帅才，赵有廉颇、赵奢，燕有乐毅，秦有司马错（司

马迁之远祖）、白起、魏冉，齐有田单，魏有乐羊。还涌现出

许多政治家、教育家、战略家，诸如蔺相如、范雎之属。在思

想文化领域，也生机勃勃，作为孔子正宗传人的孟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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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策》各有各的表述，根本不是

学派“最为老师”的荀卿，五行家邹衍，农家代表人物许行，

道家理论的有力鼓吹者宋钘、尹文、慎到，还有不亚于墨翟

本人的墨家后学，他们都激励着我，促使我吕不韦积极投身

于时代的大潮。

上述种种，都可以看成我吕不韦成长和发展的时代背

景。弄清楚这些，那要比埋头考据我吕不韦的确切出生年

月重要得多。你说是吗？

吕不韦列传》）《战国策》则记：“濮阳

客问：先生的里籍究竟在哪里呢？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

两书记载就很不一样。《史记》称：“阳翟大贾人也，往来贩

贱卖贵，家累千金。”（

人，贾于邯郸。”（《秦策五》）孰是孰非呢？如果说都有所据，

那该怎样理解呢？洪家义据上述两种记载作过分析：“作为

商人，迁居是常有事。《史记》所说的可能是原籍，《战国策》

所说的可能是新居。”（《吕不韦评传》）您以为此说然否？

答问：读书贵在把握文气，从文气看文意，就不会妄下

结论了。其实，《史记》和

讲一回事，而洪家义的分析恰恰是把意思理解反了。《战国

策》讲的是我吕不韦的籍贯，即祖籍，“吕不韦者，濮阳人”。

是讲吕氏为某地籍贯的人。语气肯定，语意明确。而《史

记》写的是我早年生涯，是作为一个“大贾”看的。因此，一

下笔就写经营的业绩，“吕不韦者，阳翟大贾人也，往来贩贱

卖贵，家累千金”。在阳翟这个地方，我吕不韦发家致富，成

为大贾。作为一个家累千金的大贾人，我吕不韦是属于阳

翟的。正如今天讲华侨旗帜陈嘉庚先生是南洋巨商，可不

等于说他的籍贯在南洋，而实际上他是福建人一样。

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中在谈到我的行踪时，共提到三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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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殖列传》）春秋时代的范蠡

地方：一为濮阳，二为阳翟，三为邯郸。这三处地方相距或

千余里地，或数百里，不同的地域文化，深刻地影响着我的

身心，浸染着我的精神世界，影响着我日后的人生之路。我

不妨对此作一番剖析。

濮阳（今河南濮阳西南），作为我的出生之地，是一个蕴

含着浓烈文化氛围的地方。其地实为古帝丘，据传古帝颛

顼（黄帝之孙）死后即葬身于此。在这样的城市里，居住着

数十万纯朴善良的黄帝子孙。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，

商业经济也发展起来了，逐步成为中原水陆交通的中心之

一。濮阳与中原另一水陆交通枢纽陶（今山东定陶）相距仅

百里，相互呼应，又交相辉映。“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

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。”（《史记

就是在那里“三致千金”的。定陶的兴盛，更促成了濮阳的

繁荣。在战国时代，定陶和濮阳并称“陶、卫”，濮阳属卫，因

而简称卫。我吕不韦出生于这人杰地灵之地，该是三生有

幸吧！

也许是历史的巧合，就在我吕不韦出生那一年，秦国攻

占了原属于宋的定陶，并将其纳入秦国版图。此地与秦本

土不相连接，中隔魏国。这样，过往秦本土与定陶之间，必

取道濮阳，秦文化渐次渗入濮阳地区，也融入了我幼年的心

田。不久，秦以定陶为大臣魏冉之封邑。魏冉被司马迁誉

为“使天下皆西向稽首”的第一人，他常往还于封邑与秦本

土之间，给毗邻的濮阳地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。日后

我吕不韦在政治活动中，经过严格的抉择，最后决定以魏冉

之弟华阳君的女儿华阳夫人为政治跳板，这也许是与地域

上的亲近相关的吧！

之至于阳翟（今河南禹州），则是我吕不韦的成就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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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秦赵长平大战，白起坑降卒四十万，

地。在那里，我实现了“家累千金”，也像范蠡“浮于江湖”过

程中来到陶“三致千金”一样。阳翟商业经济较发达，商贾

大有用武之地，我吕不韦初显了才华和经营手段。再说，阳

翟比濮阳离秦本土更近，我在经商过程中更易于了解秦的

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状况，为日后一心投身于秦的统一事业奠

定了思想基础。

“贾于邯郸”，那应是我在阳翟成名后活动范围的进一

步扩大。这也许是一个寻觅和求索的过程，多变的时局迫

使我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只限于商贾。我在阳翟事业发达

之时，正是秦在军事上迅速崛起之日，秦韩、秦赵之间发生

大战。公元前

读〈吕

秦完全占有了上党郡。这时，可能是某种机遇，也可能是执

意而为，我决意此行，来到赵都邯郸。在那里，也许可以

“贾”取更大更多的“利”来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“贾于邯郸”

之“贾”，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，而是从更深层的意义上

考虑问题了。我吕不韦在当时形势和现实生活中，已经嗅

到了什么，于是便毅然决然地来到邯郸。诚如明代思想家

方孝孺所言，“不韦以大贾乘势市奇货”（《逊志斋集

》）。所谓“乘势”即乘统一之大势，而所谓“市奇氏春秋

货”，当然是指在邯郸结识和利用秦公子异人。

客问：经过先生上面一番自述，对您的出生之地和商

贾之地都有了了解。这里，我要问的是：先生早年的家境如

何呢？

答问：关于我的家境，没有正面的文字资料留存下来。

唯有《战国策》中的一条资料可供参考：

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，见秦质子异人。谓其父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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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志》篇中讲了

“耕田之利几倍？”曰：“十倍。”“珠玉之赢几倍？”曰：“百

倍。”“立主定国之赢几倍？”曰：“无数。”不韦曰：“今力

田疾耕，不得暖衣饱食，今定国立君，泽可遗后世，愿往

事之。”（《秦策五》）

这段话对于读解我吕不韦的身世太重要了。那时，我

在邯郸做生意，实际上也在窥测政治方向，而父亲当然一般

而言是住在老家濮阳的。邯郸与濮阳之间少说也有三五百

里路程，我为什么不辞辛劳要去故乡向父亲求教呢？一是

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，非征得父亲同意不可；二是父

亲在这方面在行，甚至有亲身体验。向父亲请教的结果是

“往事之”。我吕不韦就想弃商从政，投身于“定国立君”的

事业之中，而父亲也同意儿子去做“奇货可居”这宗买卖。

我父是个老于世故的人物。不只经营过农业，获得过

“耕田之利”；还经营过商务，得到过“珠玉之赢”，特别值得

一提的是，我父还知晓“立主定国之赢”。在他看来，那样必

获利“无数”。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，我是出身于一

个地主兼营商者之家的，这个家还时不时地涉足于政治！

明乎此，我吕不韦的“弃商从政”，也可以说是家有渊源了。

艺文志〉考释》），在学问上是不足道的。而另

客问：对于吕不韦是否有真才实学，历来看法很不相

同。一些人认为，吕不韦无非是一个“不学无术之大贾”（梁

启超：《〈汉书

一些人不这样认为，有“不韦好经书”（《秦会要》）之说，以为

如果不是熟读经书，何以能成为风云一时、主政秦国的人

物？先生，您以为孰说为是？

答问：在《吕氏春秋》卷二四《不苟论

这样一个故事：“宁越，中牟之鄙人也，苦耕稼之劳。谓其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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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》写道：“吕不韦者，秦庄襄王十二诸侯年表

曰：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？其友曰：莫如学，学三十岁，则可

以达矣。宁越曰：请以十五岁，人将休，吾将不敢休；人将

卧，吾将不敢卧。十五岁，而周威公师之。”这是一则历史故

事，同时也应是个现实故事。是我吕不韦学习精神的自况。

我重提和细述这一故事，意在点明读书人求学的动因、目标

及刻苦自励的精神。试问，如果真是“不学无术的大贾”，我

能说出这样一些道理吗？“人将休，吾将不敢休；人将卧，吾

将不敢卧”，历来被认为求学者的最高境界，没有亲身的苦

学体味，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的。

《史记

，，这里的‘春秋’

相，亦上观尚古，删拾‘春秋’，集六国时事，以为八览、六论、

十二纪，为《吕氏春秋》。”太史公司马迁是充分肯定我吕不

韦的学识和学习精神的，就学问而言，举了三端：一为“上观

尚古”，就是研究上古留存下来的典籍，对“六经”之类，我是

熟读的，不然就写不出《吕氏春秋》这样的作品来。当然，我

所“观”的尚古典籍不只是“六经”，旁及的作品有上百种，这

可以《吕氏春秋》为证。二为“删拾‘春秋

可以理解为泛指的历史作品，春秋战国时代的各国史书。

那类书必是十分繁多的，我一边披阅，一边择取，因之名为

“删拾”。三为“集六国时事”，这可以看成是对当代社会、政

治状况的分析和研究，一个“集”字道出了我对当时“六国时

事”的苦心搜寻、整理，其间采录了各类文献资料，这可以从

整部《吕氏春秋》中看出。司马迁的这一席话，意在赞扬吕

不韦的博古通今，由此也可以看出称我“不学无术”云云，纯

属偏见。

吕不韦列传》和《战国策还有，《史记 秦策五》中的一

则史料可作为我吕不韦博学多闻的佐证：当安国君及其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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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殖列传》）。那位被人称为

人决定“得子楚立以为適嗣”时，知其“少弃捐在外，尝无师

傅所教学”，因此，便“请吕不韦傅之”。如果我吕不韦亦像

异人一样“无师傅所教学”，如何“傅之”？这正好从一个侧

面证实了我吕不韦的学识才华。

上述种种，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：我吕不韦幼有家

学，在父亲的督责下，苦读经书，博览其他，而且关心时事，

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底。

客问：一般而言，先生既为阳翟大贾，就该全身心地投

身商海，为何又要步入政坛，而且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

呢？后世所谓“野心家”、“阴谋家”云云，是否由是而起？

答问：这可是人们有所不知了。春秋以降，货殖昌盛，

商贾勃兴。而所谓商贾者，又往往出于诗书之家，礼义之

族。他们在投身于“商而通之”这一足以发家致富的事业的

同时，又不甘于寂寞，进而涉足于政坛，寄希望于以自己的

意向左右时局，并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。因为这些商界的

巨贾同时又是学界的巨子，因此他们对时局的感悟特别灵

敏，一旦步入政坛，往往有所作为。“赐（子贡）不受命而货

殖焉。”（《论语 泰伯》）这位孔门弟子偏不听夫子的教诲，不

愿一辈子埋头读经，要去经商，并且发了大财，成为孔门弟

子中的“最为饶富”者。但他不止于此，在经商的同时，也营

政，“结驷连骑，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，所至，国君无不分庭

与之抗礼”。在政治上，这位孔门弟子不能不说是成功者，

他的成功，孔老夫子也为此而沾了光，“使孔子名布扬于天

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”（《史记

“治生之祖”的白圭，更是经商与务政双轨齐下的佼佼者。

他在经商上搞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”，踌躇满志地说：“吾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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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其

智不足与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强不能有所

守，虽学吾术，终不告之矣。”的确，白圭其智、其勇、其仁、其

强，是常人难以企及的，他把这些用之于政务，用之于军事，

都能成功。白圭担任过魏国的宰相，亲自率军打过仗，有政

绩也有军功。那个被称为陶朱公的范蠡，一忽儿“治产积

居，与时逐”，以自己的智谋使自己成为“三致千金”的巨富，

一忽儿又帮助越王句践雪会稽之耻，终于使越国“遂报强

吴，观兵中国，号称五霸”。范蠡是商而政、政而商，经历了

几番反复。

上面举了那么些例子，意在说明：在春秋战国时代，以

商涉政、以商干政是常有的事，不必大惊小怪，更无所谓“野

心家”什么的。在那个时代，知识化的商贾最有资格涉足政

坛。因为他有知识，他就对世事、政事看得深，看得透。因

为他是商贾，遍游各地，通过观察、比较，他最有资格对时局

发表己见，进而亲理政务。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人，有着农工

难以比拟的优势，巨商大贾的从政是时势使然，不是单纯的

个人行为。我吕不韦之弃商从政，只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朵

浪花而已。

至于“野心”、“投机”等，要看怎么分析。我吕不韦来到

邯郸，接触异人后，觉得我父亲说的“立主定国之赢无数”这

话可在异人身上得到应验，于是决定弃商从政，这个“机”投

得并没错。极而言之，我不去投这个“机”，总归有人会去投

这个“机”的，这也是时势使然。再说，我吕不韦之从政，回

过头来还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，光大自己的

门庭。我在初次见到子楚（异人）时，与子楚之间有过一段

有趣的对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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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奇货可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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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大自己的门庭。“吾门待子门而大”

乃往见子楚，说曰：“吾能大子之门。”子楚笑曰：

“且自大君之门，而乃大吾门！”吕不韦曰：“子不知也，

吾门待子门而大。”子楚心知所谓，乃引与坐，深语。

（《史记。吕不韦列传》）

这次对话，又实在又具体。我吕不韦步入政坛，帮助

“不得意”的子楚得意起来，目的还是为了借助子楚的力量

一语道破，把我

吕不韦弃商从政的缘由点拨得清清楚楚。

客问：问题的症结可能还在于：先生在首见异人后，说

过“此奇货可居”的话，这商贾气十足的话语使世人和后人

都不能接受。后来，在破家财为异人立嗣活动时，又说过

“欲以钓奇”之类的话，此言同样充斥着商贾气。这两个

“奇”字加在一起，不正证明吕不韦是不折不扣的大阴谋家

吗？

答问：此言差矣！问题在于根本没弄懂我所说的“奇

货”和“钓奇”的真意所在。异人这“货”奇就奇在他像埋在

土中的一颗珍珠，无人看到他的价值，更无人看到他的光

泽，而我吕不韦能在常人无奇中看到奇，进而钓奇。

确实有不少人是没有看到异人是“奇货”的，这种人在

当时和后世大有人在。有人认为，“异人在秦国诸公子中是

最不受重视的。在赵国，由于几次受到秦国的攻击，对异人

也很冷淡。就是说，异人的处境十分困难”（洪家义：《吕不

韦评传》）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异人就彻底没有希望，在国内，

“最不受重视”，在国外（被质国），备受“冷淡”。这样的人，

称得上什么“奇货”？既不是“奇货”，也就无所谓“钓奇”了。

我却不这样认为。我的见解是：异人本身是一颗光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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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不韦列传》），可能不只是场面上的

四射的珍珠，只是被尘埃埋没了。异人在秦国诸公子中自

有他应有的地位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，这种地位没有显现出

来。异人本身就是“奇货”，但人们没有理解他、发现他。我

是以惊异的眼光看待异人的：“此奇货可居也！”我吕不韦十

分庆幸于自己这一不同凡响的发现。

我的“奇货”论决非妄断，可作如下分析：

一是异人在秦国诸公子中并非不受重视，更无所谓“最

不受重视”。在春秋时代，尤其是战国时，为了取信于对方，

为了在军事上得到对方的助力，以公子为质是常事，质子并

不等于不受重视。为质他国而归国后成为国王者，比比皆

是。当政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秦昭王，原先就是质于赵

的。将异人安排到昔日为质的赵国去，本身就是一种重视

他的表示。而奇就奇在一般人都不知内里，我却从不受重

视的表象背后看到了某些足以引起注意的东西，因之视之

为“奇货”。如果真的不受重视，我怎么可能向华阳夫人一

进言，她就愿立异人为適嗣了呢？可见，异人这个“中男”，

本身就在適嗣的竞选行列之中的，经我鼓吹，异人这边犹

如添加了砝码，华阳夫人及安国君的天平就迅速偏向异人

了。

二是异人在赵“久质”，只能说明他在赵周旋得还可以，

站住了脚跟。我向华阳夫人进言时说的“子楚贤智，结诸侯

宾客遍天下”（《史记

话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情。异人在赵的境况也不总是不

好的。“车乘进用不饶，居处困，不得意”，那只是我去看望

他那一段时间的情景。这也难怪，那一段时间赵、韩、秦之

间打得不亦乐乎。秦军甚至打到了赵都邯郸，赵国的存在

都发生危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赵国怎么会不对质子异人施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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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昭王四十年（前

一点压力呢？但是，就是在两国关系较差的情况下，异人还

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出游，自由自在地会见各色人等，我不是

轻而易举地见到了他吗？见到后长时间的交谈，也没人来

干扰。同为质子，在其他国家的处境就差远了。史书记载，

年），秦在魏的质子就是被煎迫而死

的，后来尸体运回秦国归葬，秦也没对魏提出什么交涉，这

才是真正不受重视呢！异人就很不同，平时有活动的余地，

节骨眼上也能放行，异人能平安归国的道理就在于此。我

正是看出了这种若明若暗的境况，才决心“投”异人之“机”。

三是当时华阳夫人无子，正在寻找“能立適嗣者”。寻

找的范围总在“兄弟二十余人”之中，寻找的标准是其中的

佼佼者。异人在华阳夫人心目中怎样呢？大致的评价是：

“子又居中，不甚见幸，久质诸侯。”（《吕不韦列传》）这里讲

了有利条件，又讲了不利条件。在封建宗法制度下，年长是

一种优势，“居中”，不好也不坏；“不甚见幸”，比见幸者受宠

状况要差些，比处境冷落者要好得多，至少是中偏上吧；久

质，对国内情况不太熟悉，与君王离得远了，但也有好处，就

是在诸侯国的根基深些，对日后的发展有好处。这样，综合

起来看，异人的有利条件还是多于不利条件，只要处置得

当，日后还是能登上君王宝座的。

我作了如上分析，得出的结论是：异人是“奇货”。在别

人还没有发现他之前，我就应牢牢抓住他，通过一系列努

力，使之立以为嗣，进而登上君王的宝座，如能这样，我吕氏

的门庭也就能光大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奇货可居”，这就是所

谓的“钓奇”，有什么不对和不好的呢？

客问：为了“钓奇”，先生自奉千金而“西游”，所谓“西

第 16 页



游”者，即入秦都咸阳进行游说也。但在如何游说和向谁游

说上，诸说出入很大，对此，先生能告诉人们些什么呢？

答问：应当说，“钓奇”是一个过程，是有步骤地向纵横

深处推进的过程，最后把异人推上“適嗣”的地位，而我吕不

韦也在秦国站稳了脚跟。

从步骤来说，该是这样的：第一步是准备，是窥测方向，

摸准行情，包括了解战国诸雄的状况，尤其了解秦国宫廷内

幕。宫廷中秦国国君与诸公子的关系，诸公子中安国君的

地位，华阳夫人的权势，异人的状况，都要摸得一清二楚。

这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。第二步是取得异人的信任。他

身在异邦，有一种特有的警觉和敏感，稍有不妥就可能把事

情办坏。我要鼓动他，让他树立起争当“適嗣”的雄心。这

一步我也成功了，异人与我配合得很密切，甚至可以说是很

默契。第三步才是“西游”，带着金钱，带着奇物玩好，也带

着希望，西奔咸阳，周旋于秦国宫廷之中。对“西游”，《史

记》和《战国策》的记述不怎么相同。先看《史记》的记述：

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，为进用，结宾客；而复

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，自奉而西游秦，求见华阳夫人

姊，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，因言子楚贤智，结诸侯宾

客遍天下，常曰：“楚也以夫人为天，日夜泣思太子及夫

人。”夫人大喜。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：“吾闻之，以

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今夫人事太子，甚爱而无子，

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，举立以为適而子之，

夫在则重尊，夫百岁之后，所子者为王，终不失势，此所

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。⋯⋯”华阳夫人以为然，承太子

闲，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，来往者皆称誉之。乃因

涕泣曰：“妾幸得充后宫，不幸无子，愿得子楚立以为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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